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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百来号人鸦雀无声
几个和张跛子熟悉的士官边领馒

头，边操着各地方言骂骂咧咧，说是老张
忒不厚道，眼瞅着天都快黑了，硬是拖到
这个时候才放饭。

“格老子的！打完冲锋钻灶头，老子
忙到腿软，龟儿子还嫌这嫌那！”张跛子
没好气地吼，“快吃撒，喂饱了你们，老子
还要去伺候一连，命苦哦！”

“又给一连开小灶啊？”有个直愣愣
的嗓子在问。

张跛子鼓起了眼，大手操起油腻血
渍混成一片的围裙，往脸上抹了一把：

“等你个瓜娃娃哪天进了一连，老子给你
炖红枣母鸡汤！”

国军阵地上顿时哄笑震天，那士兵
臊得满脸通红。

张跛子等人口中的一连，隶属第一
营，按照战略部属，连队在距离前沿不远
的二线阵地布防。

“这个一连是干啥的？还得巴巴地赶着
去给他们开小灶？”赵平原在路上问老崔。

老崔挑了个大拇指，慢悠悠地说：
“全团打枪最准的，放炮最狠的，绑着手
都能撂倒人的，都在他们连。闯鬼门关
以前好吃好喝，算是团里的老规矩了，我
估计今天半夜他们就得有动静。”

赵平原神色微变，却没有再接话头。
一连副连长叫司马洛，跟谁说话都

牛到不行的张跛子这会儿居然和颜悦色
起来，甚至显得有点客气，而这名年纪轻
轻的副连长却始终表现得很冷淡，即使
开口回话，也很少拿正眼看人。

赵平原瞧着有趣，蹲在汤桶边直
乐。这一趟的汤里加了菠菜和猪血，盖
子一掀香气几乎把连部的帐篷顶都冲破
了，有些士兵连饭还没吃完，就急着过来

舀上几勺杀馋虫。
有个大个子兵胳膊上挂了彩，左手

吊在胸前，右手端着饭盒，走到汤桶边铁
塔般的一杵，见赵平原脸生，也就懒得开
口，只是歪头示意他给帮个忙。

赵平原起身把汤桶里的长柄勺拨了
拨，挪到大个子兵手边。

大个子兵瞪着他，两条浓眉渐渐竖
起：“猪嬲的，你就不能抬抬手？”

“我是来当兵的，不伺候人。”赵平原
仍然满不在乎地笑，一口牙雪白。

“高大壮，昨晚抓鬼子挨了家伙，也
不能把气撒在蛋子头上噻！”注意到不对
劲的士兵们开始围上来，赵平原额前没
有常年批军帽留下的勒痕，任谁都能一
眼看出他就是个蛋子兵。

肢体冲突还是在顷刻之后爆发，等到
张跛子好不容易挤进人群，正看到高大壮
偌大一个身子在空中横转，赵平原只用单
手扼住他的手腕，竟玩儿似的摔了对方一
个跟头。“砰”的一声响，高大壮背部着地，震
得五脏六腑都倒了过来，半天爬不起身。

一连百来号人鸦雀无声，许多兵都
瞪大了眼珠子，吃惊得仿佛见了鬼。张
跛子却只愣了片刻，就上去又是吼又是
骂，一条瘸腿几乎轮成了风车。

战地滋事，就算是枪毙也不为过。
靠着张跛子的机智，总算是在事态进一
步恶化之前，把赵平原一路踹回了炊事
班。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却丝毫没
有感激，被踹了一路，就梗着脖子骂了一
路，或许是老崔说的那些旧事起了作用，
倒没有还手。

夜深以后，马棒槌还在被窝里翻着
相书，一会说新兵蛋子恶形恶相，一会又
说最近发现老崔印堂发暗。睡在旁边的
张跛子烦不过，披衣出了帐篷。刚走进

临时搭建的伙房，他就像被蝎子蜇一样
跳了起来，抬脚踹翻了坐在椅子上打盹
的学生兵周大喜，指向空烧着半锅水的
灶头怒吼：“日你妈哦，赵娃儿人呢？！”

“我哪能晓得啦！”周大喜捂着被绷带
裹得密不透风的腮帮，哼哼着挤出一句。

张跛子大发雷霆之际，113团团长
刘放吾正陪同英国将军史莱姆及随行翻
译，自营部巡视到前沿连部指挥所。几
人都是步履匆忙，神情冷峻。

1941年 12月日寇入侵英殖民地缅
甸，直接威胁到国际救援物资入华的最后
生命线——滇缅公路，中英军事同盟成
立，10万中国远征军跨出国门。入缅后由
200师发起同古保卫战，名将戴安澜率部
与增援后4倍于己的强敌激战12天，最后
主动撤出同古，日军占领一座空城。

在同古战役中毫无作为的英缅军第
一师，此次又贸然放弃马格威北撤，改守
仁安羌，最终被日军两个联队包围于仁
安羌油田东北、平墙河以南。应英缅军
总司令亚历山大的要求，新38师由远征
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直接调令来
援，打的就是一个奇袭。

其时新 38师主力已被远征军副司
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调往前线，师
长孙立人能拿出手的只有刘放吾的113团和
杨华的特务营。而在肃清平墙河北岸的战
斗中，无论军情侦查、阵地攻坚还是火力掩
护，特务营和刘团尖刀连都完成得如同外科
手术一般精确有效，为113团打好了
辅助攻势，大大露了一回脸。

东州市黑恶势力泛滥猖獗，欺行霸市，无
恶不作。身心受到极度摧残的冷滟秋终于得
到三和公司女老板洪芳的赏识，而准备在商界
大展拳脚时，以皮天磊和张朋为首的黑恶势力

却以暴力打压等手段排挤、迫害竞争者……势单力孤的冷
滟秋将如何面对身不由己、凶险叵测的人生？

有一条路叫做滇缅公路，从云南昆明到缅甸仰光港，连通印度洋。六十多
年前，日寇入侵缅甸南部，准备截断这条国际救援物资入华的最后通道，完成
对中国外围的全面封锁。维系四万万中国人存亡的生命线危在旦夕，一支远
征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踏出国门。他们当中有曾经的土匪，有未竟学业的学生，
有饭馆老板、神棍和屠户。就是这么一群或朴实或怯弱或蛮横或油滑的男人，
在那个年代的那片土地上，以生命点燃了铁与火的不屈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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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龙的电话让人打得差
不多快烂了

吴江华并没发现庞龙有
什么不对劲，还跟往常一样，
大大咧咧地说：“哎，庞局，话
可不能这么说，我没催你，是
那帮王八蛋在催你。那帮王
八蛋不除，你庞局能安心？”

这话是真，吴江华说的
一点不过分。过去的日子
里，庞龙跟吴江华一样，也是
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
只要听说哪里冒出了黑势
力，或者有人在啥地方做了
啥案，他的身子本能地会上
紧发条，一刻也憋不住。他跟吴江华被东州公安界的人誉
为两大战舰，被黑社会的人称作男女二煞。庞龙这个副局
长，真是火拼拼出来的。

“好了，这事不由得你我做主，等我请示肖局后再给你答
复。”庞龙想搪塞开吴江华，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吴江华说。

“请求肖局？”吴江华脸上画出一个巨大的问号，“庞局
你不是开玩笑吧，现在是你主持工作。”

庞龙有点烦这个女人，她怎么就不开窍呢？别的人是
一点就醒，她倒好，非要打烂沙锅问到底。

“我只是主持工作，这种行动必须征得领导同意！”庞龙
加重了语气。吴江华哼了两声，阴阳怪气地说：“行啊庞局，
连你也学会踢皮球了。好了，这事不麻烦你老人家了，我自
己摆平。”说完，一摔门走了。

庞龙在后面紧叫：“江华，江华——”
庞龙沮丧地回到办公室，心里不知有多窝火。这不是他

的性格，绝不是！可是，他怎么突然间就变得这么萎缩了呢？
娘的！他狠狠骂了一声。任何人都是会变的，庞龙也

抵挡不了这个宿命。庞龙变得这么缩头缩头，一来是环境
使然，东州的大环境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变得他有些看不
清摸不着。二来，庞龙过了五十。对他这个级别的领导来
说，五十是一个坎。五十岁前他们什么也不想，只管拼命
干，干到哪个台阶算哪个台阶，反正前途一片光明，让他们
无暇抽出时间去悲观，去叹气。可一过了五十，想法立马不
一样了。现在各个级别的领导，年龄是个硬杠杠，错一天也
不行，到了那个年龄，你上不了台阶，对不起，腾位子走人，
哪怕以前你有天大的功劳，那也是以前，没人会因为这个，
让你多占一天茅坑，别人还排着队呢。庞龙现在是副处，如
果这次升不到常务，去不掉前面那个副字，怕是，这辈子，他
就得戴着这顶帽子到二线了。

那样他会不甘心，也不服气。
吴江华并没气馁。她指挥着经侦队员，昼伏夜袭，终于又

查到两个窝点，这次终于将东州最大的地条钢生产者江上钢
抓获，当场查得地条钢近3000吨，后来又在龙溪建材市场附近
一幢库房查得尚未销售出去的地条钢600余吨。这一下，吴江
华笑了，她冲协办此案的刑侦支队二支队长方大明说：“我就
知道吴大欢不是这行当的老大，想蒙二姐，他们还嫩着呢。”

方大明问：“支队，下一步呢？”
“顺着挖啊，连夜突审姓江的，让他交代出后台。”
方大明这边还没开始审讯，副局长庞龙的电话就让人打

得差不多快烂了。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先是出面说情的，让他
们高抬贵手，放江上钢一马。“老庞，大家出来挣钱都不容易，
罚点款，教育教育，以后不干就是了。”庞龙说不行，这事市长
发了话，谁也不敢开口子。说情的电话果然就没有了，接着是
了解案情的，曲里拐弯，问到最后，都在问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庞龙打哈哈，更多的时候，你只能打哈哈。
“实在对不住啊，这事归专案组管，我也不掌握动态，等有

了消息，我马上打过去，好不？”一听这口气，对方只能说好。
可是刚安稳没多久，电话又响了，这次来头不小，一开

口便问：“是庞局长么？”
庞龙说是。对方说我是江上钢的表舅。庞龙呵呵笑了

声：“表舅啊，你在哪？”
对方说：“你不用管我在哪，我是受人之托，给你打这个

电话，请你手下留情，把小钢给放了。不就造了些废钢么，
不让造以后不造便是，干嘛搞那么大动作。有人杀了人也
没见你们闹出这么大动静，闹给谁看啊？”

庞龙故作惊讶：“杀人，表舅哪里杀了人，我怎么一点消
息也没听到？”

“你不给我面子是不，行啊庞局，你官当大了，认不得这
些虎口里夺食吃的人了。不过有个人你总听过吧？”

对方说出了一个人名，这人是东北的，公安界一面旗
帜。他为了打黑，在东北大地掀起一场又一场反黑风暴，这
场风暴打掉了长期横行在东北的30多个黑恶组织，他的大
名，在网上风传，被广大网友尊称为东北保护神。他是公安
部树立的特等英模，也是老百姓心中可敬可亲的英雄。相
当一段时间，庞龙对这位局长也充满了钦佩，吴江华甚至拿
他当偶像。可是他也付出了代价，他的妻子还有女
儿，被黑社会残忍地杀害了。

何楚何楚 著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

巨大的金字塔合同
米妮问他：“这份合同总额是多少？”“这

就是为什么我要建议你们都坐下来说的原
因。”卡修斯一边说，一边示意他们夫妇俩坐
下。“你们准备好了吗？100万谢克尔。”麦克
斯和米妮夫妇两人张大了嘴巴，互相睁大了
眼睛望着对方，心中满是得意和高兴。

“啊！100万！”“你刚才说的是 100
万谢克尔？”卡
修 斯 微 笑 着
说：“是的，这
是我职业生涯
中迄今为止最
大 的 一 笔 业
务。”米妮问
道：“好吧，那
坏 消 息 是 什
么？”“嗯，坏消
息就是我今天
过来也是和你
们道别的。”“你
要离开我们？”

“我该去找新的工作了。”“怎么会这样呢？你
刚才还说你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最大一
笔销售业务。”“确实如此，不过事实上，我已经
充分挖掘了自己的销售才能，卖出了足够多
的轮子。如今，每次旅行，我都要跑到更远的
地方才能卖出轮子。而且，一个飞毯的飞行
时间就只有这么几个小时，我必须不断充
电。如果我使用骆驼、毛驴或其他什么东西
来拖拉这些轮子的话，我永远不会赚到钱
的！总之，能挖掘到的市场潜力，已经都被
我挖掘了。现在是时候前行了。”

麦克斯和米妮刚才的兴奋劲，已经
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震惊。

卡修斯又说道：“我们双方都因此
受益无穷。当我在其他地方旅行遇到

各色商人、国王和皇帝的时候，我肯定会
向他们提起你的轮子。如果我可以获得
一笔不小的业务并能将航运和旅行风险
的成本都抵消的话，我会派信使带着首
期付款过来找你们，这样好不好？”

麦克斯说道：“我不知道。我原以为
我们会再一起工作一段时间的。”“嘿，到
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合作很多年了。天
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好吧，如果你这样
决定了的话……”米妮说道，“祝你好运。”

他们算好了账，然后彼此告别。临
别时，卡修斯说道：“嘿，麦克斯，听着，如
果你又发明出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时，一
定要捎个信儿给我，好吗？”

麦克斯告诉他：“我一定会的。”
晚餐时，麦克斯对米妮说：“我想我

们应该再去找一位缔结者。”
“是的。不过，别忘了，他给我们带

来了100万谢克尔的业务。够我们忙上
一阵子的。”

接下来的几周里，麦克斯和他的助
手非常努力地工作。第一批轮子和车轴
如期完成。麦克斯亲自跟随车队护送第
一批货物到了大金字塔建筑工地上，请
总工程师哥布拉先生验收。

麦克斯说道：“这是您要的轮子。下
一批货，我会在一个月之内为您准备好。
谢谢您的合作。”说完，他转身想离开。

但哥布拉先生说道：“等一下，你想去
哪里？”“回去工作。我得回去给您制造更多
的轮子。”“你打算把这些东西扔在我的帐篷
前面就一走了之吗？”“哦，您想让我给您换
个地方吗？”“我希望这些轮子被安装好。”

麦克斯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安装
好？您的意思是说，您希望将轮子安装
在雪橇上面？”“是的。你的销售员没有
告诉你吗？”“嗯，他和我说了一点，不过

说得有些模糊。”
哥布拉先生说道：“那么，让我明确

地告诉你吧。我希望这些轮子能够及时
交货，并安装好。并且，我希望能够获得
全面支持。”“全面支持？您是什么意
思?”“到这边来。”哥布拉先生一边说着，
一边带着麦克斯走到了帐篷后面，他们
看到了工地上正挥舞着锤子和凿子的大
批工人、成堆的大石头、成堆的沙子和泥
土还有大象和骆驼，眼前的地基将会成
为大金字塔的栖身之所。

这位工程师说道：“我这里有成千上
万的工人，但他们对轮子毫无所知。如
果他们不能获得培训来了解如何使用这
些轮子，那么我们将会遭遇很多的意外
事故。我的保险费用就会攀升，而工作
效率则可能会下降。最重要的是，如果
我们不能按时完成工程进度，我们的脑
袋就会搬家。明白了吗？”

“我明白，但是……我原以为我们只
需提供轮子即可。”

“嘿，我们付的价钱可是很高的。除非
能够正确安装好并且工人知道如何使用，
否则这些轮子将毫无用处。如果你不能提
供这一切，我们的交易就到此为止。”

麦克斯明白，他现在进退两难。但
他绝对不想失去大金字塔的合同。

他告诉哥布拉先生：“好吧，我会想
办法的。不过，你得给我几天时间进行
安排。”“好！一言为定。”

麦克斯的胃开始翻江倒海起来，他得
出一个令人心悸的结论，随着大金字塔项
目的开始，销售流程中的一些基本东西已
经发生了变化。销售已经远非先前那么简
单了——缔结销售、交付货物并如此反
复。事情正在逐渐变得复杂。他们
已经不仅仅是在销售一种产品了。


